
心念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蒋子龙

! ! ! !今年台风频繁，夏秋
两季近乎一个接着一个。
地处“风口浪尖”的汕头，
却并未受到太大的骚扰。
我在汕头多次听到有人
说，自修建了“九天玄女娘
娘庙以后，就多年没有台
风灾祸”。要知道汕头自古
来屡遭台风摧残，常常成
为重灾区，以 !"世纪最严
重的一次台风为例。#$!!

年 %月 !日晚上 $ 时，台
风自汕头登陆，“震山撼
岳，拔木摧屋，沿海 #&"公
里堤防悉数溃决，狂浪如
瀑布入城，一时飞瓦倒墙
之声不绝于耳。汕头城平
均水深 '米，沿海村镇一
片汪洋。汕头地区死亡 (

万多人，数十万人流离失
所。灾后庐舍为墟，尸骸遍
野，水面漂着腐尸，树木挂
着衣履，山顶覆着破船
……”后来即使没有这般
严重，每年也总会有几次
强台风对汕头蹂躏一番，

怎么自九天玄女落户此
地，台风之害就没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自
!""(年至 !")!年六年间
无一次台风登陆汕头，其
后即使有台风也轻描淡
写，像 !")* 年首场台风
“尼伯特”，被称为“史上最
强的首台”，预报会从汕头
正面登陆。结果还是从汕
头的边上滑了过
去，无非是下场透
雨、刮阵大风，同时
也驱暑、解旱，未必
都是坏事。传说中
的“九天玄女”，有的指女
娲，有的指降而生商的“天
命玄鸟”，有的指助黄帝战
胜蚩尤的“应命女仙”……
此神女通过一位道长托
梦，从香港移驾汕头，成为
这一方的保护神。在灵山、
番禺、三亚、香港等有大佛
或观音塑像的地方，也有
类似的传说。人们对这等
传说的态度不是太较真，
不能确定世间确有神力，
但也不认为这就是迷信。
现代人已经很少使用“迷

信”这个字眼，大家都知道
宇宙间有许多神奇现象，
目前科学还不能给出解
释。对于汕头“多年无台风
灾祸”，外地人首先想到的
答案是“碰巧”了，毕竟世
间有着太多匪夷所思的巧
合与未解之谜了！但，一个
台风喜欢光顾的地方，竟
连续许多年相对风平浪

静，“巧”总是被汕
头“碰”上，这本身
就够神奇的了！
我在汕头期间

恰巧看到一条新
闻，使我对汕头台风锐减
有了别一种认识。日前在
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

年全球电子消费品展会
（,-.）上，出现了惊人的
一幕：“演示者把一只粉红
色的环戴在头上，注视面
前的台灯，在没有任何手
动操作的情况下，台灯亮
了，然后熄灭，再亮……”
此项发明被评为当届展会
的最大看点之一，发明者
是几位中国留学生组成的
团队，凭此还获得哈佛创
业大赛第一名。核心人物
叫韩璧函。这就是心念的
力量。一个人的心念可以
点亮或熄灭一盏台灯，汕
头数百万人的心念都坚信

台风不会再祸害本地，这
该是何等巨大的力量？俗
云：“心诚则灵”、“心想事
成”，虽然“心想”的事不一
定都能成，但心不想，或不
用心地胡思乱想，只靠瞎
猫碰上死耗子的事毕竟不
多见。
最近，美国医生戴维·

霍金斯博士，也公开发布
了他多年研究成果：人的
意念震动频率越高，越不
容易生病。心念就是心的
力量，心形成人生的动力，
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建庙
请神容易，让民众心齐就
难了。一事一时心齐容易，
长久的事事心齐则难上加
难。“人心齐，泰山移”，千
万年来，泰山可曾移动半
分？可见心齐之不易。然
而汕头乃至整个潮汕地区
的人，心齐是出了名的，
在外面的抱团，在家里的
凡统计人口时一定要把旅
居海外的人也计算在内，
潮汕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发
了财，大都会想着回报家
乡……所以“九天玄女”来
到这个地方，显得格外灵
验。其实是人灵，人灵神才
会灵。三国时的权臣司马
懿临终前对两个儿子说：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君子
之心者得诸侯，得诸侯之
心得士大夫。”他把民心放
在首位，足见民心产生的
力量最大、最强。万众一
心，乃可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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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司的茶水间不小，也摆放着三个
干净而典雅的小圆桌，供同仁们小憩。其
实，在写字楼里，茶水间里的有些故事耐
人寻味，或者说“茶水间”已经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文化。

中午时，/0112坐在茶水间里，手
中的手机里显示着正在下跌的股票，见
我的到来，耸了耸肩，轻松地说：“中线投
资，山峦景致。”说完，低声哼着曲儿去
了；下午三四点钟时，从生物钟低潮
中走出的人们，却依然在苏醒的过
程中，.3.45手摇着咖啡杯里的茶
匙，然后向窗外甩了甩茶匙，对我
说：“今天天气不错，晚上去 64772

喽。”她作为市场部的经理，按照公
司市场年度计划而尽心完成逐个市
场活动，也确实很劳心，一杯咖啡时
间，或者64772时肆意地放纵一番，也可
以给自己减点压吧。
下班后，当我步出办公楼大门时，财

务部经理 ,8,8正从地铁站的反方向走
向地铁站去，手里捧着几支花苞初释的
百合花（没有漂亮的包装，显然不是送人
的而是摆放家中的吧），心情颇为开怀地
向我笑了笑，我问她怎么不在家的附近
买，她回答我说：“我现在就买了捧着，这
样回家的一路上，就能一直有着好的心
情了，这不就延长了它们带给我好心情
的时间吗？”其实她最近的工作压力也很
大，年底时，各项财务指标的报告或者现
金流的压力都不小，但她的心情，或者说
她的那句回答，却使我有了深深的感触，

不仅感到了某种诗意甚至受教不已。
那个双休的周六，和往常一样，和妻

子闲逛。那天，在离那条我们以前曾经路
过的花鸟市场小街附近时，我提出了是
否进去走一走，妻子欣然同意。妻子挺着
肚子慢步在充斥着叫卖声的小街上，我
一直左右在身怀六甲的她周围，似乎她
早已被左右那些琳琅满目的地摊上龟鸟
虫鱼和盆景娇花所吸引，或好奇或欣喜，

全然忘却了狭窄道路上的拥挤甚
至潜在的碰撞危险，甚至也忽略了
我警觉和紧张的神态，只是在依然
的欣喜中对我说要买这个或者那
个。在夕阳的余晖下，我的左右手
都拎满了她的所爱……
如今的这条小街，已经变得宽

阔了些，也极其地整洁，但却没有
了拥挤，没有了叫卖声，零星的几个依然
以花鸟虫鱼为业的店铺顾客稀少，虽然
同样是百米的街长，也早已没有当年的
那种味道，似乎“静”已是这里的风格了。
我问妻子故地重游的感觉，她回答道：
“能够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感受，却是一
种意外的收获啊。”我想，她是在以前的
怀念和享受如今的静然之间徜徉着吧，
难道这不是一种珍惜吗？
故地重游，小街虽然失去了当年的味

道，但妻子却没有放大失望，而是享受当
下的感觉，并把过去的美
好收藏起来。珍惜，其实
是生活美好的需要。
玉的情感!明请看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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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希!理查德!佩特里
玛格丽特!卡伯特森 文 姜小龙 译

! ! ! !影视媒体长期以来塑造了人们心目
中美国西部先驱者的形象。一本德州十
八世纪五十年代的小画册更加生动、真
实记载那个时代。弗雷德里希·理查德·
佩特里在德国德累斯顿市，学习艺术 ))

年之久。由于政治原因，)%&)年佩特里
离开德国，一年后和姐夫赫曼·罗格伍兹
一家到达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距奥斯汀
市 &英里德裔
定居点弗雷德
里克斯堡，买
了一个农场。
两人都希望能
用艺术挣些额外收入，但是没什么人购
买他们的画。佩特里创作的水彩画，大多
数题材是家庭，朋友，及居住在几英里之
外的土著印第安人。他的作品表现原住
民亲情的一面，像抱着孩子的慈祥母亲，
妇女悠闲地骑着马或者驴在草原上游
荡。还有两幅画表现一个妇女坐在驴背
上，好像我们平时坐在沙发上一样。
一本佩特里画册被收藏在德州大学

奥斯汀分校布理斯科中心，展现出画家
丰富的想象和独特视角。小画册仅有 '

英寸宽、&英寸长，很容易放入衣袋中。
看到有灵感素材时，很容易取出。人物或

动物草绘挤在纸上小空
白处，而后被用于他的
作品之中。上页画着一
幅骑马牛仔追逐逃脱的
长角野牛，下页则是身
着芭蕾舞服的妙龄少女。外甥的漫画给
了画家灵感，创作岀希腊女神骑着带翅
膀的马飞向德州。一只家猫后面，一幅画

中并列孩子头
像，成人头像
和狮子背影。
画家将幽默、
奇想、戏剧效

果、西部生活、外甥和侄女鲜活形象完美
融合在一起。
佩特里长期深受疾病折磨，大概是

肺结核病或疟疾，但是他一直坚持作画。
)%&(年他发高烧到神志不清，不慎落入
河中，溺水身亡，年仅 ''岁。

佩特里在德州生活短暂的五年中，
体验到开拓西部边疆生活，与他年轻时
德国生活环境大相径庭。他用敏锐的观
察力和内心体验创作油画和草图。他的
作品保存下了早期的新世界原貌，让人
们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印第安人，家
庭，朋友，动物，劳作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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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科尼亚，又是一个中国旅行者陌生的地名。傍晚，
驶过 '""公里以后，我们终于离开海洋，走出大山，来
到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科尼亚，它位于土耳其中部，
典型农业区域，如同突尼斯的凯鲁万，是土耳其重要宗
教中心，朝圣者众多，来此目的仅为朝拜梅乌拉那博物
馆及清真寺，是旋转托钵僧之所在。创始人鲁米是十三
世纪伟大的伊斯兰学者、诗人，他的作品至今仍最受伊
斯兰世界推崇，他创立的神秘主义教派属于保守派，影
响巨大，其舞者不停旋转，意欲与真主一体。

*月 '日上午，我们参观此地，参
观者大多衣着保守，农妇居多，神情虔
诚，专注祷告。博物馆其实是《古兰经》
阅读及收藏地，又是鲁米等先哲之陵，
我兴趣不大，也不摄录，但对建筑肃然
起敬，它圆顶上树着笛子状尖塔9铺满
青绿色瓷砖，独特雄伟。其入口处银门
上镌刻着鲁米名句“不完整地走进去，
完美的走出来”。

在国外陌生地自驾，迷路、寻路、
重新出发，乃家常便饭。昨天（*月 &

日）我们从卡帕多西亚到萨夫兰博卢，
面对群山与岔道，国内购之导航仪版
本旧，流量包（移动路由器）突然罢工，
谷歌地图无法用。紧急致电国内，我司
办公室邵丽颖处置得当，立即充值，遂

复工，指向一羊肠小道，泥泞且崎岖，忍受着剧烈颠簸，担
心着新补之轮胎，数十公里后，转入稍宽之省际公路，才
松口气。我们无数次叹服美帝国主义的卫星侦察及地图
绘制能力，如此山间土路亦能明示，难怪能对伊斯兰恐怖
分子精准打击。无意间，到一村，人均黑里泛红，劳作之
人。饥渴，寻一小店，羊肉豆子饭加不知名汤下肚，店家
殷勤用香味喷雾剂净手。人皆不会英文，不知“,:;<=”
为何物，皆友善，争相为石大摄影师当模特，石大悦。就
这样，&++多公里路，走了近 #日，向晚，到了萨镇。
萨夫兰博夫处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北端，近黑海，对

面即俄罗斯乌克兰。在十七世纪赫赫大名，为丝绸之路
及黑海沿岸商贸线之主要驿地，设有宏大驿站，南来北
往商队在此歇脚，十分兴旺。后线路他移，逐渐衰败，淹
没在时光中。近数十年，因人们发现此地为土耳其藏红
花主要产地，遂勃兴，人称番红花镇。我们偶遇一台湾
旅行团，专程来此购藏红花，可以肯定，假以时日，大陆
游客也会争相来此冷僻地，拍照砍价。
番红花镇为世界历史遗产地。一式老屋，依山起

伏，砖木结构红瓦顶，充满奥斯曼风情，静谧秀丽，我们
徜徉其间，仿佛穿越时光，古老驿站，清真寺，乡宅，石
头路……真乃世外桃源！
我们下榻之旅馆，原汁原味乡村旧宅，原色木门

窗、嘎嘎作响的楼梯、开裂的地板、浴缸马桶藏在壁
橱中，床上全套亚麻布织品，墙上店主先辈之老照
片，我仿佛回到了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却诉说着奥斯
曼帝国的故事。昨晚十点，我与符兄专程去建于十七
世纪的土耳其公共浴室，浑身大汗躺在透热的大理石

板上，凝视昏暗的穹形石顶，又不知身
在何处？
今晨，小店停电，享用一顿烛光早

餐，平生第一回。每周六小镇有集市，
刚畅饮新鲜羊奶，是为记。

学者的情谊 徐志啸

! ! ! !十年前的台湾之行，
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恍如
昨日，那一幕幕感人的情
景，还是那么清晰，那么难
以忘怀。
按预定计划，台湾佛

光大学邀请我赴该校文学
院作两场学术演讲，并参
加一场学术研讨会，为期
十天。没想到，此消息在行
前参加的一次国内学术会
议上，无意间走漏，被与会
的台湾静宜大学与明道大
学两位教授得悉，他们居
然当场表示，希望顺道访
问两校，并各作一场演讲。
这让我十分惊讶，因为此
前，我们之间素不相识，但
当我回到上海，真的收到
了他们返回台湾后迅速寄
达的正式邀请函时，才知
道，他们是认真的，不是随
意说说，这在我打过交道
的大陆学者中，还是不多
见的，因为客气管客气，毕
竟真的要兑现诺言，实际
障碍还是不少的，何况之
前毫不相识。意外的是，台
湾“中央大学”的王教授得
悉消息后，竟然也发出邀
请，希望我顺访该校并作

演讲，我推辞道，可能时间
不允许，以后再说吧，他却
坚持，说：“学校离台北桃
园机场是全台湾所有大学
最近的，你可最后一站来
我校，演讲结束我直接送
你上机场，飞回上海。”
———对如此把话说到家的
真诚邀请，我还能说什么
呢？于是乎，开始的一所大
学两场演讲，结果变成了
四所大学五场演讲，其间
还要参加一场学术研讨
会，而全部赴台往返时间
仅十天———这次台
湾之行真要马不停
蹄了。
热情的东道主

不光热诚邀请，还
专程到机场来接机，这个
接机可不同一般———台湾
的佛光大学位于台湾东北
部宜兰县礁溪镇的海边山
上，要到该校，必须先从桃
园机场坐车到台北火车
站，然后坐火车到宜兰县
礁溪镇，再转车上山，才能
抵达学校。邀请我的黄教
授，为不致使我这个远道
而来的客人迷路误时，专
程赶到机场来接我，也就
是说，他必须汽车转火车
再转汽车，才能到达机场。
那天，当我步出机场出口
走到接客大厅时，只见黄
教授正坐在长椅上看报
纸，他早已在大厅等候多
时了。

佛光大学演讲结束，
按计划去台北参加一个学
术研讨会，我忽然萌生一
个念头，想利用间隙时间参
观一下台湾大学，机会难
得，毕竟台大是台湾首屈一
指的名校。同行的佛光大学
中文系主任潘教授一口应
承，并自告奋勇当向导———
因为她本人就是台大的资
深教授，还在台大兼着课。
于是，她陪着我，参观了美
丽的台大校园———椰林大
道、傅（斯年）钟、文学院、校
图书馆，还专门请在校图书
馆任职的她的学生，全程陪
同我，为我讲解台大图书
馆的主要设施和藏书情
况。可以说，台大在我心目
中留下的美好印象，乃是
此行的结果。
火车到台中，静宜大

学中文系主任鲁教授亲自

开车到车站接我，并主持
了我的演讲，演讲结束
后，他专门请了一位老
师，开车陪我到离静宜大
学不远处的东海大学参
观，该校因校园美丽而享
誉全台湾，且如今名扬海
外的美籍著名学者，哈佛
的杜维明教授、耶鲁的孙
康宜教授，早年都毕业于
该校，这让我感到十分荣
幸，后来应邀在耶鲁讲学，
我当面对孙康宜教授说，
我曾到她的母校东海大学

参观过，美丽的校
园给我留下了难忘
的印象。
明道大学热心

的罗教授，特地开
车到台中，把我接到学校。
甫抵下榻的宾馆，大学的
校长就在系主任陪同下，
专程到宾馆来看望我，这
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因
为按一般惯例，应该我去
拜见校长。让我惊喜的还
有，设晚宴招待我的主人，
居然是文学院的资深教授
廉先生，而我与他并不相
识，他却对我十分了解，早
就买了我在台湾出版的著
作。更令我惊讶的是，晚宴
后，廉先生执意要听我演
讲，并在演讲结束时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让
我甚感不安，老先生在台
湾学界堪称德高望重，如
此礼待年纪比他轻不少的
大陆学者，让我切身感受
到了台湾学者对大陆学者
的真挚深情。此番情谊我
至今铭记在心，十年后的
今天，撰此短文，特别要记
上一笔，不知他老人家能
否看到？

最后一站“中央大
学”，邀请我的王教授全程
迎送陪同———车站迎接、
参观校园、主持演讲、陪同
拜访驻校著名作家，并最
后应他先前之诺———演讲
结束，亲自开车送我，果然
半个多小时即抵达桃园机
场，顺利结束了这短暂而
圆满的台湾之行。
还能说啥呢？短短十

天的台湾行，自始至终充
溢着学者的真诚热情和深
挚友情，让我这个大陆学
者不知用何样语言，才能
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庭 院 $油画% 徐伟德


